
恭城大观

燕子草海涛洗天，
银殿雾林水绣妍。

田岭携手茶江畔，
湘桂顿开龙虎关。

文圣武神日月照，
吏廉商茂星汉炫。

蓝焰朵朵村与户，
园场历历近和远。

各得其所剩余宝，
乾坤清朗积习变。

门庭若市农家新，
春华秋实宾主欢。

瑶服醉美在每日，
歌飘茶香到天边。

高铁之后又高公，
小康飞跃向全面。

注：燕子：燕子山。银殿：
银殿山。

蓝焰：沼气。剩余：生
活垃圾。

高公：高速公路。

(2018 年 7 月 22 日)

恭城气候

2018 年 6 月 29 日，恭
城荣获国家气候标志，成为
全国首个气候宜居县。

茶江春来早，

龙关夏风飘。

霜迟叶更红，
冬短枝果笑。

雨丝轻轻梳，
清气柔柔挠。

天人功各半，
常居寿自高。

(2018 年 6 月 29 日)

恭城庙祠馆

印山，
两脊发，
孔庙关庙各踞，
人道神州独奇葩。

邻居，
本一家，
左手右手连体，
无不文武治天下。

周祠，
人心建，
还有湖南会馆，
东西南北不嫌远。

政商，
天地连，

清廉境高银殿，
生意往来如梭穿。

(2018 年 8 月 27 日)

恭城月柿

团团彩球遍大野，
枚枚月亮照昼夜。

金果银饼更美酒，
天南地北恭城热。

(2003 年 7 月 28 日)

恭城舞

山青、水绿、村新，
笙吹、鼓挞、锣鸣。

今日又踩堂，
鼓掌不断为什？
为什为什，
只因岁月流金！

注：这里指恭城的吹笙挞鼓
舞。

(2018 年 8 月 20 日)

恭城桃花

嶙峋植桃林
连绵天下横。

彩霞日照美，
红云夜生辉。

注：写西岭乡桃林。

(2003 年 3 月 1 日)

恭城瑶服

衣食住行，
衣在先，
想过究竟何缘？
脑为思考手创造，
人猿质别天渊。

衣裤鞋帽，
质的外延，
人类独标签。

生物演进，
赞不完风景线。

一身锦绣银山，
多少惊艳，
红黑白绿蓝。

日月星云五色里，
大地生机正酣。

无限特色，
山青水长流，
不息浪翻。

时代一新，
更显瑶乡斑斓。

(2018 年 8 月 21 日)

恭城村居

巨塘流水长，
横山枫叶香。

四支一脉发，
两崖半山藏。

金果滚财源，
银宇居安康。

放眼新家园，
满目好阳光。

注：写平安乡巨塘村委属
下的横山自然村。

四支一脉：一家四子
繁衍下来。

(2004 年 11 月 16 日)

恭城草原

岭南千山围芳草，
连冈浪滔滔，
天仙俏。

雾花果，
更喜暑凉妙，
天下一赞不得了！

注：写燕子山天仙草原
(2018 年 8 月 22 日)

恭城油茶

谷雨叶红茶，
姜蒜油混打。

火候恰到好，
青白黄添加。

种加售链接，
守助成一家。

爽神更长寿，
户户笑哈哈。

香飘千余载，
今开万店花。

请你喝一碗，
一锅味天下。

注：青白黄，指葱花、米花、
花生米、炒豆、脆果等。

种加售，指标准化种
植、加工生产、销售服
务。(2018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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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乡好气象
——— 喜阅恭城 (组诗)

□雷熹平

某日，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陪同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师尊参
观美术展览。

展厅里的精品画作一字排开，接受懂或不懂或似懂非懂的
观众检阅。油画、国画，人物、山水，种类繁多、琳琅满目、
有序端庄，让人入室即静、馔赏而安。

我跟在师尊身后，亦步亦趋，断不敢妄加评论、指手划脚。但
师尊绝对有资格对这些作品逐一点评。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
批美术学院的全日制科班生，如今早已桃李满天下，本次参展作
品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学生。

师尊依序朝前缓缓挪步，在每幅画前驻足，时而蹙眉端
详，时而托腮沉思，时而面露微笑，却很少出声点评。他在一
幅形制独特的油画前面停了下来，驻留的时间比刚才长很多。
我耐着性子恭立于旁，不敢胡言乱语。这幅作品的画风用笔，
与其他画作大相径庭，格外吸睛悦目。画的主体部分是一双深
蓝色、粗糙沧桑的大手，纹理皱褶、厚茧秃指十分清晰逼真，
视觉冲击力非常震撼。此画的角度，是从描写对象的上方往下
俯视十指张开、掌心向上的双手。大手的下方还露出两截略微
偏小的脚背。长期在民族地区转悠的我，一眼就能看出，这是
一位侗族大妈或者阿萨(即奶奶)在浸染蓝靛侗布后，偶尔站起
身来小憩的场景。

良久，师尊终于慢悠悠地冒出几句话来:“这幅作品构思
巧妙，笔墨运用恰到好处，文化穿透力很强，当属上品。”

我嗯嗯嗯，只顾点头称是。
“不过，”师尊抚摩着下巴，“那双脚有点小遗憾，右脚

外偏严重，如能修改一下更好。”我不以为然，觉得很自然
啊，生活气息浓烈，又有民族文化元素。

“那双脚，如果稍微内八字一点，就比较完美了。”师尊
注意到我的不解甚至不屑，继续给我这愚生释疑解惑:“一般
来说，咱农村老百姓常年在田间地头劳作，手脚变形严重，双
脚偏内八字居多。而城里人往往偏外八字。农村阿婆又不是城
里的舞蹈演员，她的脚怎么可能是外八字呢？”

我茅塞顿开，略领一二。想想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
于生活，必须符合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我的父亲母亲，地地
道道的农民，当真没见他们外八地走过路，总是于平直中略显
内八，走路方才稳靠。就连我那不太喜好运动的憨实乖乖女，也
遗传了些许内八基因，实在让人无语。我恰恰相反，平直中略偏
外八，步履姿势还算标准。想当年挑柴下山、担谷过梁，谁敢用外
八的走法前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很多地方得重心下
移、侧身内抓、小心翼翼地挪步。我的外八成因，肯定是常年在
外求学、长期在外工作，把顽固的内八基因给改没了。

大师不愧是大师，分析入理，一针见血，直击要害。我越
看越觉得那只脚有点别扭，愈发佩服我的师尊。我在担心这幅
作品的前途命运，能不能经受住评委们厉辣的法眼。据我八九
不离十的经验判断，师尊定是本次活动的主要评委之一。

我跟着师尊，继续享用这顿难得的文化大餐，品酒尝菜，
不亦乐乎。他惜字如金，偶尔冒出“不错”、“还行”、“有
点嫩”等少得可怜的“泡泡”。

走出展厅，阳光灿烂。师尊主动与门柱旁站着的一位年轻
人打招呼，走过去拍拍他的肩、握握他的手，然后再折回来。
那年轻人似乎受宠若惊，执意要送他上车。这时我才发现，他
留着一头极富艺术个性的发型，腿脚很不方便，一瘸一拐地、
缓慢而急切地追赶过来。那明显外偏的右脚，像炎炎烈日，刺
痛了我的眼。

他就是那双大手的作者，师尊说。
此时此刻，我似乎看懂了那幅画，读懂了那双深蓝色大手

遮挡住的外八字的两只脚。
几天后，评审结果出来了，那幅画得了一等奖。

我的父亲今年六十八岁，是桂林兴安县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几十年以前，父亲一
顿饭要吃三大碗。一家六口人，每顿做的饭
他一个人就要吃一小半。那时候，家家户户
都比较穷，而父亲的饭量又特别大，所以父
亲年轻时几乎很少吃饱过。

有一年冬天，父亲和村里的男人们都到
离家近百里的地方参加一个河道施工。那个
年代，所有的河道全是人工挖的，不像现在
全是机械。父亲那时候二十刚出头，有的是
力气。可人是铁，饭是钢，你力气再大，总
是吃不饱饭也不行啊。在外面可不像在家
里，父母可以多做一点，或者他们省一点给
你吃。那时是一个生产队在一起吃饭，每个
人分的都是定量，别的人一碗饭就能吃得饱
饱的，可一碗饭对于父亲来讲只是个小半
饱。生产队长见父亲吃不饱饭，就同意把每

天锅底的锅巴给他吃。可这又哪能填饱父亲
的肚皮。为此，父亲常常是饿着肚子干活。

有一天的傍晚，已经到了收工的时间，
可上面下达的土方任务还没有干完。生产队
长让大家加班，大家累了一天了，个个筋疲
力尽，谁也不想干。这时，父亲说，他们不
干，我一个人干，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
每个人要把晚饭匀一半给我。其他人因为不
想干活，都答应了父亲的条件。于是，父亲

就一个人在那里，借着月光，边挖边挑，
一直干到半夜才干完。等回到住地的时候，
父亲的衣服怎么也脱不下来。原来，扁担把
肩膀磨破了，衣服都粘到了皮肤上面。

那一次是父亲在那里第一次吃上饱
饭。他把剩下的饭用袋子包好。那时天气
冷，也不怕坏，以后每到饿了的时候，都
会拿出来一点，虽说是凉的，但只要能填
饱肚子就行。

现在，家里的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
用担心吃不饱饭了。但奇怪的是，父亲的
饭量却变小了，每天刚吃完一小碗饭，就
连说饱了饱了。刚开始，全家人都有点紧
张，担心父亲的身体是不是哪里生了病。
我们特地把父亲带到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
检查。检查结果出来，父亲的身体好得
很。现在，父亲在乡下还种着十多亩的庄
稼，地里的重活都是他一个人干。

有一次，我和父亲闲聊时，问他：
“您现在的饭量怎么变得这么小啊？”

父亲看了看我，对我说：“那时候，
家家户户都没有粮食吃，饭里面都掺着野
菜和萝卜，不当饱，当然吃得多。现在条
件好了，想吃就吃，每次吃饭都像过年一
样，做一大桌子菜，光吃菜就能吃饱了，
哪还能吃得下那么多饭啊！”

三大碗和一小碗
□薛海荣

内八与外八
□吴昌仲

■小说

我常常,在梦幻中寻觅一处不失繁华，且又使
心灵得到小憩的境地。久久地，不知所终。

一个无意间的偶然，细品一个极富创意的名
称，心怦然驿动。那就是一个心有所依，情有所
寄，寒暑无忧的理想家园——— 盛世侗乡。

当暮色染上霓虹，拂去倦尘的人们，自由地，
随意地，徜徉在心的港湾。将那浸透汗香的收获，
搁在女人的灶台，尽情享受造物主播种在每个季节
里的赐予。

恍若，那是夏夜苍穹，似一张撑开的帷幕。湛
蓝湛蓝的底儿，衬托着一朵朵悬浮的云。无数璀璨
的星星，缀着一弯或一轮醒目的月，嵌在止水般的
心境。那温柔的风，携带一缕洁净的月辉，从露出
的窗帘缝隙侵入。

弯腰捧起一洗如瀑的月色，交与习习凉风。窃窃
细语，穿透寂静的苍穹，将星光点点抖落一地流萤。

我喜欢这梦幻般的家园。融身自然与繁华之
间，用诗意的清爽，寻求内心的宁静和安然。当漫
步于林荫行道，灯光勾勒出幻影迷离，注入神魂几
许葱茏。芸芸众生各自静默，将并不浮躁的心，交
给各自憧憬的远方。

那些临风摇曳苍劲的树，那些弥漫着依依馨香
的花草，和我的心一样，静默无语。撩人的俗世纷争，
任惊世红尘袭扰，任东西南北车来车往，心不动，风
不起。只有随夜的宁静，安卧在那片田园风光。

追寻古人“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
十步，豁然开朗”的心境。人在市井，恋着我的是
不变的乡情。乡村在我心头扎根，固执地珍藏了儿
时难以道白的懵懂纯情。

终生难以悟透的人生哲理，恍惚一墙之隔。多
极的内心世界，一仄身也难以挤进。也许真有幽静
之地。只是，我不怕路人贻笑大方，将一个不间断
残破的奢望，浑圆成一个久远青涩的梦，融入那古
朴而不失典雅的迷幻。

在乡野，在田间，润湿的空气，亦弥漫着现代
城市不曾有的气息。夜的乐章，充满魔幻的张力。
踮起的双足，携一缕温情，归于自然，心依然有所
归属。

大片大片的田地，似梦的游离。搁着心灵的沉
静，恍若听到夏夜私语窃窃。怀揣那庄稼和土地朴

实的依恋，默默宣读不愿轻易表露的心语。
恰逢枝头吐露红缨黄芽，借枝缝泄露的月

光，将目光穿越纯净的寰宇，不由自主地偷窥月
上不为人知的隐秘。屏息驻足，月亮啥时来的？
这么静！这么圆！这么明亮！轻轻地、曼妙地辉
洒一方幽静的山水。

阡陌变换着醉人的四季景色，生动地填满缜
密的空隙。那些渐长的绿色，惊诧了谁的眼睛？
敏感了谁的神经？挤占了谁的空间？慌乱了谁的
心灵？

情感里筑起的每道绿篱，挡不住飘逸的清
香。一缕一缕，缠绕了夜里恬静的甬道。

悠闲的手，俘获每一丝含羞的花香。将一
片、两片怡园的稚嫩，轻舞飞扬，洒落一路芬
芳。任一页断章，在夜的掌心绽放。

偷偷探出篱外的花枝，随意轻轻采摘无妨。
悄悄地，一脉柔情从粗手传递给纤手，馨香随心
游走。不经意间，心被花露浸透，酿成销魂的酒
香，缭绕鼻息眉间。

蟋蟀梳理着触须，从泥土里，从翠丛中，从
沉睡的梦中突然醒来。不忍踏破天籁夜曲，只将
脚尖轻轻安放。感悟醉意的留香，在云定风轻
里，嘘一声天籁悠扬。

星月下的哆吔，在篱间枝叶横斜。聆听夜的
心语，品读芦笙委婉的心曲，稀疏了额前云天，
心在深情回眸中流放。举头侧目，吊脚楼那忽明
忽暗的灯光，勾起我十足的乡梦。

静美的村庄，半角房舍隐现，杉皮蒿草下的
陋室，可曾寻到乡间久违的流韵？定格在云端蜃
楼般的盛世侗乡。

梦魂萦绕，天地织就了一张多情的网。迷失
的人，竟不如一只飞虫流萤。跌进清澈的小溪，
任身旁清浅的笑语涤荡。

美妙的憧憬属于梦幻。像我一样痴迷的还有
谁？和心那边的一方夏夜相裹，与夜莺同台，轻
吟一曲忻悦的歌。

每个人都怀揣憧憬，能够走进去的，除了自
己，还有心灵的影儿。

属于温馨的夜，待到天明，不知又投入了谁
的梦乡？

梦想盛世侗乡
□杨庆生

▲一叶知秋

王滋创 摄

那时，曾祖母已经很老了，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看
我。一日去邻村听书，也只好带上我。她最担心的是，书听到
一半，我会因为听不懂哭闹着要走，谁知我竟然听懂了。那次
听的书是《秦琼卖马》，让我知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道理，
也算认识了说书的吴先生。吴先生是个瞎子，人称吴瞎，手拉
一把二胡，脚踩两块响板。二胡声如泣如诉，说书声抑扬顿
挫，很是动听，一段时间成了我说话时模仿的对象。但大人们
却不很喜欢他，嫌他说书水话多，故事不紧凑，不如他的老
婆。吴先生老婆个子挺高，双目有神，有时接替吴先生说上一
段，会博得满堂彩。这让吴先生颜面有些挂不住，因而一般不
让他的老婆说。

上学前两年，我跟着曾祖母听了很多书，特别是吴先生的
全本《响马传》。吴先生说书是包场，由村里每家出一点粮
食。吴先生每晚说上一段。第二天换个村接着说，痴迷的听众
们便跟着转移过去。轮到我们村时，因为下大雪，吴先生就没
有走，连续说了五六晚，让我们过足了瘾。

上学后，每逢集日，就有说书人在街头说书，用的是小锣
小鼓，说上一段把铜锣翻过来捧着收钱。还好我们是小孩，不
要钱，这让我听书上了瘾。开始是放学后去听上一段，再后
来，最后一节课不上了，偷偷跑出去听书。有一天书说得非常
精彩，围了很多人，说书先生也卖力，一直说到下午两点多
钟。父亲左等右等不见我回家，便四处找来，拎着我的耳朵，
逼迫我发誓戒了听书方才作罢。

又过两年，家里买了收音机。那时刘兰芳、单田芳、袁阔
成、王刚的评书都很流行，吸引大批听众。最为遗憾的是，曾
祖母已经去世，听不到收音机里评书大师们的评书。我最喜欢
刘兰芳的评书，不管是《岳飞传》还是《杨家将》，都百听不
厌。播评书时间一般在中午十二点半和晚上六点半，每次半小
时。中午我们捧着饭碗，边吃边听，评书似乎成了下饭的菜，
给贫瘠生活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滋味。晚上六点半那档，放学迟
一些，就会赶不上，因而每次都是一路小跑回家，生怕漏了这
可口的佳肴。

时间过去多年，现在评书已经很少能够听到。前段时间购
得刘兰芳《岳飞传》的唱片，却再也听不出当年的感觉。是评
书过时了，还是我的心境发生了变化，这大概只有逝去的光阴
最清楚。

听书
□谢汝平


